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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柯勒律治的有机整体自然观植根于博物学观察，是柯勒律治生命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文章旨在从博物

学视角分析柯勒律治诗歌中的“物”书写，呈现其博物实践与自然意象，解释万物相互联系、和谐共生

的有机整体自然观。这一自然观不仅是柯勒律治博物学实践的升华，更是其“有机统一”生命哲学的体

现。通过对其诗歌文本中鸟类、植物、气象等具体自然物的分析，揭示了这些意象不仅是博物学知识的

诗学转化，更是其哲学观念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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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eridge’s holistic view of nature, rooted in the observation of natural history, embodies the es-
sence of his philosophy of life.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depiction of “objects” in Coleridge’s 
poe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ural history, presenting his naturalist practices and imagery of 
nature, and explaining his holistic view of nature characterized by interconnectedness and harmo-
nious coexistence among all things. Coleridge’s holistic view of nature reflects the sublimation of 
his naturalist practices into a philosophy of “organic unity”. Through a detailed analysis of spe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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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objects such as birds, plants, and meteorological phenomena in his poetic texts,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these images are not only poetic transformations of naturalist knowledge but also met-
aphors for his philosophical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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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柯勒律治是浪漫主义“湖畔派”代表诗人之一，其一生不仅在诗歌领域成就卓著，还提出了独特的

有机整体自然观。在《生命理论》中，他集中阐述道：自然是一个复杂、相互联系的有机体。一方面，自

然界中的个体生命具有内部与功能的完整性，是独立的有机整体；另一方面，个体反映整体，整体由部

分构成，自然万物相互依存、和谐共存，由个体生命所组成的自然界本身也是一个有机整体。在这种观

念下，柯勒律治对自然万物充满共情与尊重，坚信人、动物与植物能够和谐共处，自然绝非机械的聚合，

而是有机交融、共生共荣的整体[1]。 
柯勒律治的诗歌从细微的草木虫鱼到宏阔的天地万象，无不体现其对自然界的好奇、精确的观察以

及对造物原则的赞叹。他的自然书写不仅包含对生物形态的精准描摹，还将非生命物纳入万物互联的共

生网络。在他的视野中，岩石、水体、大气、光影乃至气候现象都不是孤立的物理存在，而是与生命世界

持续互动、共同参与自然整体运作的能动要素；非生命物绝非沉默的背景，而是承载自然意志、维系万

物互联的关键枢纽。 
浪漫主义时期被视为西方自然观念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文学创作与蓬勃兴起的博物学文化深度交

融。阿什顿·尼科尔斯(Ashton Nichols)在《浪漫博物学：华兹华斯、达尔文与他者》中搜集了 1750~1859
年间与博物学相关的散文与诗歌，将这一时期称为“浪漫博物学”时期[2]。博物学是一门研究、观察、

分类自然事物，并认知自然系统性、整体性与复杂性的古老学问，涵盖知识、情感与价值观等多个维度。

刘华杰在比较汇通西方与中华博物文化传统后强调，博物文化是对自然的尊重、对人文情感的唤醒、对

生态危机的克服、对现代性的纠偏。他提出新博物精神的内涵是：“把自然看成一种密切联系的机体”，

人类仅为“其中的一部分”，它导向“人与自然和谐生存”，强调“主体的情感渗透”，体悟“自然之整

体性和玄妙”[3]。 
近年来，国内以博物学作为独立批评视角的生态批评研究渐成趋势。吴靓媛(2018) [4]关注多萝西·华

兹华斯自然书写的审美特质，揭示其博物自然散文静谧质朴而精准的独特文风。艾莲与郭晓燕(2018) [5]
以更广阔的视野考察“湖畔派”诗人的博物书写传统，论证浪漫派诗人经历了接受博物书写并将博物知

识融入诗歌创作的过程，指出怀特、达尔文等博物学家的著述深刻影响了湖畔诗人的语言风格与自然认

知方式。这些研究共同奠定了博物学生态批评的学科地位，其与生态批评物质转向的呼应，为浪漫主义

诗歌研究开辟了新视野。 
本文认为，柯勒律治的有机整体自然哲学植根于他对自然万物的博物观察。麦克库希克在《绿色写

作：浪漫主义与生态学》[6]中指出：“柯勒律治在湖区旅行时记录下的笔记表明，他正在通过有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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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逐步形成一种新的、更具体的认识，去理解人类造物与其自然环境之间如何实现和谐共生的多

种方式。”柯勒律治的有机整体自然观在他以科学且精确的视角观察生命形态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阐释。

诗人凭借其博物的视野、有机的哲学与诗意的书写，构建了一种融合情感、科学与伦理的自然观。他不

仅以博物学的姿态深入观察自然，更上升至以整体性思维理解生命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提供了一种超

越机械论、超越传统博物哲学的生态思考。 

2. 柯勒律治植物有机性的博物书写 

在对植物的书写中，柯勒律治融合了科学精确性与诗性感悟。他认为有机生命具有内在的生发性，

这一哲学认识扎根于其深厚的植物学知识与细致观察。为了阐释植物的生命属性，他热衷于观察植物生

长与植物形态，对植物各个有机组成部分进行细致观察，对茎、叶、花等器官的功能进行精确描述。在

柯勒律治的诗歌中，每一株植物都是一个独立的有机生命，植物既具有内在统一性，也与自然界进行着

能量互动，是具有能动性的生命个体。这种对植物有机整体性的博物书写，不仅强化了其自然观的科学

基础，更体现了他对林奈分类式静态博物学的超越，柯勒律治强调用有机整体的动态联系思维看待个体

生命的内在统一性。 
移居昆托克山后，在华兹华斯的影响下，他的诗歌创作与笔记记录都呈现出对自然书写的鲜明转向。

这一时期的柯勒律治在笔记中呈现了对各种植物种类的兴趣。 
“据我观察，春日花卉在白日阳光下最为明艳，而夏秋之花则在灯光或烛光下更显韵味。此刻我面

前有一盆樱花、西洋樱草、重瓣紫罗兰、长春蔓与桂竹香，但它们看起来多么暗淡朦胧！唯独猩红的银

莲花是个例外——取三四朵银莲，配以花瓶中其余的白花枝，再加一两枝长春蔓(因其墨绿叶片、青翠茎

秆与柔美优雅的姿态)，无论在日光还是烛光下，都能构成可爱的一丛”[7]。 
这是一种典型的博物学家式的眼光，林奈分类法讲究的对动植物分类命名正是 18 世纪英国民间非常

流行的消遣和学习。柯勒律像博物学家一样细致地观察樱花、西洋樱草、重瓣紫罗兰、长春蔓与桂竹香。

植物在光影下的勃勃生机让柯勒律治的内心响起了对大自然生命之美的赞叹之歌。 
柯勒律治没有止步于欣赏植物的外在美，还注意到了植物各个部分的有机统一性。其在一则笔记中

讲述了一次与小儿子一边交谈一边观察一枝香橙树的经历。他指出香橙花枝“有四片翠绿的老叶子点缀

其中”，以“三枝玫瑰花枝”为装扮，显得“非常可爱”。除了香橙花的可爱形态，柯勒律治又注意到了

香橙花“花朵如此繁密……哪怕其中四分之一(花朵)结成果实(按自然大小)，都足以将枝条压断”。面对

心中香橙花油然而生的担忧，柯勒律治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这不算失衡，也不是浪费，这正是造物之

美的恣意挥洒”。其作为观察者认为，或许“(自然)借此极大增加了适量花朵结果的可能性”。此外，他

还描述了“蜜蜂如何成群萦绕、嗡鸣不止！还有多少微小的、永不褪色的昆虫共享此果实盛宴”[7]。柯

勒律治以一个博物学家的视角，对自然过程充满好奇与惊叹，他不以人类的标准评判植物的生长，而是

认为植物的生命是一个有机整体，植物的形态与生命过程正是自然造物原则的体现，在生命形式面前，

人类是虔诚的观察者、总结者、学习者。 
这种基于细致观察的博物学兴趣，同样深刻地塑造了他诗歌中的植物意象。柯勒律治将博物观察与

诗意结合，浪漫地呈现了植物之爱、植物之美和植物疗愈人类心灵的能力。在《这棵椴树凉亭我的牢房》

一诗中，首先，植物本身的生命活动预示着个体的有机性：椴树的叶子“沾染了夕阳的斑驳色彩”闪耀

着生命的光，暗示了植物的光合作用。其次，植物为动物的生存提供了栖息地。“野蜂通过花朵采蜜授

粉”在豆花间的嗡鸣。“孤独的野蜂”这一意象与诗人被同伴“遗落”的处境相互呼应形成镜像。诗中的

椴树和豆花不仅是个体的植物，更作为中介者为蜂群提供生存资源。最后，植物还为诗人提供了身体上

的凉爽庇护所和精神上的疗养，让诗人的精神上升到了崇高境地。椴树的生命活力调节了诗人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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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蜂通过授粉维持豆花繁衍。野蜂、豆花、椴树和诗人形成了物质与精神上互惠的生命联结和有机整体。 
柯勒律治将他在德国所学到的生物学知识和有机体思想彻底融入到了理论探索中。艾布拉姆斯在《镜

与灯》中讨论了柯勒律治的植物隐喻，指出“在柯尔律治的批评著述中，很多说法都是字面意思指植物，

但在深层意义中却暗喻艺术，这确实令人惊叹不已……只要他的隐喻的媒介物一旦复活，你就会看到一

切批评对象都会不可思议地被扭曲而变成植物或植物的枝叶，在热带地区茂密生长”。“作者、人物、诗

的类型、诗段、语词、韵律、逻辑变成了种子、树木、花朵、蓓蕾、果实、树皮和树液”[8]。柯勒律治

在其自传《文学传记》中以植物的整一性比喻了艺术创作的有机整体原则：“华兹华斯的诗歌在整首诗

的形式、风格和方式，以及特定诗句和时期的结构上，一种粗糙和尖锐与其中闪光的辞藻与画面相结合，

让人联想到植物世界的种种：绚丽的花朵从坚硬而多刺的外壳中长出，精心培育其中丰富的果实”[9]。 

柯勒律治将植物的博物观察上升到了万物互联共生的有机整体的哲学。在观察番红花成长的一则笔

记中，柯勒律治的有机思想始于对植物的观察，但并没有停留在日常经验层面，而是将对实物的观察经

验上升为植物生长过程的生命哲学和其他人文批评的经验融合，印证了博物学由日常经验观察走向哲学

思想的精髓。 

3. 柯勒律治对动物的博物书写 

同样，在动物意象的营造上，柯勒律治亦体现出博物精神的观察与整体性生态伦理。 
在《致幼驴：其母被拴在附近》一诗中。柯勒律治看到了草地上被拴住的驴母子，诗人首先细致地

描述了驴子的生活环境，对它们恶劣的生存环境感到不公，谴责了人类奴役动物的残酷行为。 
难道是你哀婉的心灵难以承受？ 
目睹你可怜的母亲被链条锁住？ 
的确，她的命运着实令人同情！ 
拴在一个木桩上活动范围很小， 
那里刚刚啃过的青草很难看到， 
周围诱人的绿色却是如此繁茂！ 
全诗以抑扬格五音步为主导，这一格律接近自然心跳的节奏，本应平稳行进，但柯勒律治在关键位

置刻意打破这一韵律框架：开篇的疑问句以扬抑格起首，形成“先降后升”的语调波动，模仿了说话者

因情感冲击而语塞的生理状态。这种节奏的“绊倒”与“中断”，在读者身体中制造出轻微的“不适感”。

韵律的断裂使读者在阅读诗句时体会到某种不协调，从而切身感受到驴子被拴、觅食艰难的恶劣生存处

境。 
在柯勒律治的描写中，驴子不是低等的畜类，它们是人类的“兄弟”和“苦难的孩子”，赋予驴子以

人类的称呼，把驴子的苦难暗示为人类的苦难，表达了动物与人类苦难的共通之处。因为人本质上也是

动物，人类不能以专横的态度赋予动物苦难，动物的苦难是人类邪恶的化身。诗人同情动物主要基于两

点：一是动物与人类一样能感知痛苦；二是动物的痛苦常由人类造成。马和驴等虽然被认为是畜力，但

它们同人一样具有感知能力，人类应该尽量减轻或是避免施加在它们身上的痛苦。这种对生命尊严的尊

重、对苦难的共情、对相互归属的愿景超越了物种界限，体现了深刻的动物伦理——作为相互依存的整

体，所有生命都应被平等对待。柯勒律治谴责了以人类为中心的工业文明对自然造成的破坏，呼吁人与

自然建立尊重、平等与爱的关系。 
自然科学在 19 世纪的突破性进展是人类引以为傲的“进步”，人类理所当然地认为大自然是可以被

人类认识、征服和利用的。而在这首诗中，柯勒律治则对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观念表达质疑。在德国研习

期间，柯勒律治深度吸收了康德、谢林的哲学。康德的理性哲学严格区分理性存在(人)与非理性存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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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主张人对动物仅负“间接义务”，即善待动物是为防止人性堕落，而非承认动物内在价值。康德虽

承认动物能感受痛苦，但仅将其作为人性教化的工具。柯勒律治则赋予动物痛苦以平等的地位，将生命

的伦理道德从人类社会扩展至动物。 
除了对驴子苦难的书写，柯勒律治诗歌中对鸟儿鸣叫声音也情有独钟。这种情感在 18 世纪盛行制作

动物标本的年代显得尤为宝贵。在一则笔记中，柯勒律治曾表达了对笼中鸟的同情： 
“但在所有被关起来的鸟里，我最看不下去的莫过于笼中夜莺、困雀之燕、囚樊之杜鹃……这娇憨

昂首转眸的小精灵，偏偏将我们的厨房，选作了它心甘情愿的囚笼”[7]。 
亚里士多德《动物志》提出了“存在之链”的生命发展理念，认为非生命体、植物到动物，生物界存

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人类位于存在链条的较高位置[10]。在“伟大的存在链”中，动物的声音被视为低

于人类语言的“自然信号”，不具备理性意义。然而，在诗《夜莺》中，柯勒律治以博物学家的视角，细

致地描述了夜莺的歌声和栖息环境。在一个明亮的月夜，树丛“半舒半卷着凝露的细叶”，夜莺栖在枝

头，有着“又圆又亮”、“闪烁”的眼睛，彼此“逗引附和”、“欢乐歌唱”、瞬间“琴瑟般的和声，激

荡着天地”。柯勒律治在描述夜莺歌声时，密集使用了爆破音与摩擦音的交织，以及长短元音的交替变

化，在声音层面模仿了鸟鸣的“应答”结构。在描绘夜莺歌声的段落，诗行长度出现明显的长短变化，句

法结构也变得更为断裂与跳跃。诗的节奏在“模仿”夜莺歌声的节奏，从而使读者在聆听诗歌声音的过

程中，将夜莺的声音“写入”自身的身体经验。 
这一诗艺选择具有深刻的哲学意涵。柯勒律治认为，自然生命本应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天地之间，而

不是被困在笼中，供人观赏的玩物，只有回归自然，世间万物才会找到最纯洁的生活状态。夜莺不是被

囚禁、被人类观赏的动物，而是生活在天地间自由歌唱的生灵，人在夜莺美妙歌声的引领下向往自然的

神秘。夜莺是远离尘嚣的，是超脱罪的圣洁生灵。柯勒律治让夜莺的歌声“激荡着天地”，让聆听者“心

神澄澈”——诗中呈现的不是主体对客体的观察，而是人与非人生命在声音中的相互渗透与交融。 
柯勒律治对动物的书写，彻底超越了同时代博物学那种将生命视为静态标本进行分类与收集的机械

范式。他的目光穿透了物种目录的表层，不仅精准地锚定于动物的生存环境与生活习性，还凝视并感知

动物生命本身的脆弱与苦难。在他的诗行里，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不再是理性主体与麻木客体之间简单的

支配与被支配关系，也超越了“理智与非理智”的冰冷二分，而是一种饱含无限同情的、对非人类生命

的深度共情。 

4. 柯勒律治对非生命物和生态环境的博物书写 

在柯勒律的自然书写中，除了自然中的动物与植物，非生命物也占了很大一部分。柯勒律治笔记诗

歌中的非生命物不是机械的、与人无关的存在，而是充满活力、自成一体、相互联系的有机的世界。 
柯勒律治搬到湖区之后，热衷于与华兹华斯兄妹在昆托柯山远足。华兹华斯的妹妹多萝西华兹华斯

写下了许多日记、游记，细致地记录下了漫游中所见的草木鸟兽。他们不留恋工业革命中城市的繁华，

而是漫步于山间乡野中，漫游于萨默塞特郡秀美的山丘间，时而登临昆托克山之巅，时而穿行于倾斜的

峡谷之中。他们观察自然万物的方式也受到了博物学的影响。在他笔下的风景中，有两类景致尤为吸引

他：一种是近在眼前、纤毫毕现的细微之美，二是从山顶俯瞰时，山坡、山谷与海洋交织而成的壮阔全

景。 

柯勒律治对天气变化、云朵形态、静谧泉水、山中岩石等非生命物充满兴趣，在博物中“观物”进而

“感物”，体会自然的整一之美。比如，柯勒律治在笔记中写到了对岩石的观察：“岩石和石头呈现出至

关重要的相似性，生命本身似乎因此放弃了它的不安，在它自己的本质中预示着无限的安息，并仿佛与

不动性相容”。他赞叹彩虹，“看那天边的彩虹，它在破碎的云层间神奇地保持着弧形的姿态——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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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一块，那里凹进一块，却依然是一道完整的虹。仿佛有人将几段彩色丝带按一定间距摆放，只为让

弓形轮廓在印象中留存。”湖区当地的自然环境风光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薄翼的蜂鸟身披微光之雾，在花铃与萼杯间迅捷不息地飞舞——那是片‘至福之地’，而熊蜂尚

在其间笨拙劳作；雄鹰与云层齐平，自身化作一抹云痕，自山巅至山巅凝望山谷全景。瀑布向谷底倾泻

飞沫，最丰盈的雪白泡沫如羊毛般轻轻落在岸边的花丛上，或是下方更宁静池塘中的睡莲叶间”[7]。 

在柯勒律治的有机整体自然观中，自然事物的有机统一，也带来了人类感官上的统一，大自然的整

一(Oneness)之美给人一种感官上的整一审美。“啊！岂止明月，这幽邃的苍穹本身！月亮是一种意象；

而深邃的碧空，在一切视觉印象中，最近乎一种心绪。它不仅是景象，更是一种感悟，或者说，它是视觉

与情愫消融交汇的完整体现。”“啊，那天空！那温柔、湛蓝、宏伟的穹顶，安卧于群山之上，或是铺展

在如坚实海面般的平野——这‘万物归一’中蕴藏着何等令人敬畏的无限！我从未见过崇高与优美如此

完美的融合，它们同时被感知——虽然通过不同的心灵官能，而每一种官能又都似乎预先被调协，得以

接纳来自另一官能特质的影响”[7]。 

柯勒律治对非生命物的观察不止步于经验，更上升到了诗歌的隐喻中，象征着大自然的神秘。在柯

勒律治的诗歌中，非生命物书写包罗万象。自然中非生命物(如天空、海洋)和自然现象(如大气)，在柯勒

律治的一些诗歌中都占据了很大篇幅。这种处理的最佳例证见于《古舟子咏》。诗中的自然描写并非核

心兴趣所在，而是作为人性与超自然元素的背景呈现。这些描写涵盖范围极广，几乎包罗了航海途中可

能经历的一切自然景象：既有热带酷热的描绘、温带温和气候的刻画，也有极地严寒的呈现。以下诗句

生动而精确地展现了这三种气候状态：其一是热带景象—— 
赤日炎炎悬中天， 
灼灼铜穹如火燃。 
午时日轮凌桅顶， 
不盈满月照孤帆。 
其二是温带气候图景—— 
惠风吹拂，白浪飞溅； 
航迹逶迤，自在蜿蜒； 
其三是极地严寒之景—— 
忽有寒雾夹雪降， 
奇冷彻骨透脊梁。 
巍巍冰峰浮海过， 
翠色莹莹如绿璋。 
这一描述讲述了水手航行至不同水域的气象场景。天气不好，水手就会感到炎热或寒冷，月光不亮，

航行的视野就会受限。射杀信天翁的水手受到了极端天气的惩罚，寸步难行，不得不在船上自我救赎。

柯勒律治的非生命物书写体现出人在自然中的渺小，人类不能决定所处的生存环境，而是受到生存环境

的限制。万物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尊重美好生灵(信天翁)的水手迎来的不是征服的果实，而是灭顶的

绝境。人类意图改变自然、征服自然的人类活动会受到自然的惩罚。《古舟子咏》就说明了人类不尊重

自然所受的惩罚——“四周都是水，但没有一滴可以喝”。诗中所描述的生态危机与柯勒律治笔记中观

察到的平静自然截然相反，体现了柯勒律治将整个自然视为有生命、有灵性的整体。 
由此可见，柯勒律治对非生命物的博物书写，远非对气象、地理等现象的简单罗列，而是其有机整

体自然观最为精微与宏大的体现。从笔记中凝视岩石的“安息”与彩虹的“完整”，到诗篇里感悟苍穹的

“整一”与海洋的“无限”，柯勒律治笔下的非生命物现象，虽然不是诗歌的主体叙事，但是被赋予了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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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观察与灵性。它们的“死寂”或“翻腾”主宰着航船的命运与船员的生死，构成了一张惩戒与救赎的

生态网络。 
在《忽必烈汗》中，“圣河阿尔佛”流经“深不可测的岩洞”与“无光之海”展示了自然运动的伟力

和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相互渗透、对立统一的整体性。这种书写超越了静态的、分类学的传统博物学，

转向一种动态的自然哲学。自然中的一切存在，都处于永恒运动、相互依存的整体联系中，自然界是一

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精密有机整体。这深刻体现了刘华杰所阐释的“新博物精神”，把自然视为密切联

系的机体，并在此认知基础上，追求人与自然的情感交融与和谐共生。 
柯勒律治的非生命物书写兼具审美意象与自然伦理的隐喻，自然的“整一之美”不仅是感官与心灵

愉悦的源泉，更是维系所有存在者(人类与非人类、生命与非生命)和谐共存的基础。他的作品提醒我们，

真正的“博物”，最终并非征服或归类万物，而是学习以谦卑与互联的目光，去重述我们与脚下岩石、头

顶星空以及其间万般气象不可分割的自然万物。 

5. 结论 

柯勒律治的有机整体自然观植根于他的博物兴趣与博物观察，其对自然中植物、动物和非生命物的

有机性观察、同情与赞美奠定了将自然万物列为诗歌中生命叙事的基础。他不仅以诗人之眼捕捉自然万

物的形态，更将主体的敬畏、共情与伦理反思深刻渗透其中。这种由观察至共情、由共情至整合的思想，

使他的诗歌超越了单纯的景物描绘，成为承载万物有灵且相互联结的生命叙事的基础。从哲学层面的博

物学来看，既理解自然的统一性，也要尊重每种生命在自然统一体中的独特价值。自然不再是被分割的

客体，而是一个有机统一、不断变化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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